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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十年
协调员们经历的生命摆渡

“一个人的球队”

面对记者，湖南省红十字会
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何一平
首先否定了“劝捐员”的提法。

“这种提法不准确，在捐献
服务中，我们要求不带有任何特
定的立场和目的。 ” 何一平是
2010 年湖南首批 4 个器官捐献
协调员之一，持有“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协调员”证件，编号 003。

开展工作之初， 大家都说，
这个事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何一平介绍， 中国的器官捐
献起步相对较晚， 起步较早的西
班牙等国家的经验显示， 推动器
官捐献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资源
进行宣传， 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
识和参与， 但捐献移植数量与政
府投入的宣传资金并不能完全成
正比。 能在短时间内明显提高捐
献数量的方式是培训协调员，由
协调员一对一地把相关事宜告诉
潜在捐献者及其家属，有针对性、
实时地讲解流程、解答疑惑。

湖南是器官移植大省， 全省
有 9家器官移植中心， 人体器官
捐献与移植工作位于全国前列。
截至 2019年 4月，10年间湖南公
民去世后人体器官捐献有 2092
例， 大器官捐献数量为 5549 个，
让 5123名重病患者重获新生。

2019 年 2 月，WCBA 全明星
正赛上一支特殊的球队引发社会
各界关注。3位 50岁左右的大叔、
一位 22 岁的小伙子和一位 14 岁
的小女孩，组成了这支球队，他们
都因湖南一名叫叶沙的 16 岁男
孩而获得第二次新生。两年前，叶
沙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他的心、
肝、肺、肾、眼角膜分别捐献给了 7
位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

这支“一个人”的篮球队，是

由何一平等人用心组织的一场
公益活动， 以此告诉叶沙的父
母，孩子的器官活了，他们的选
择是对的； 也想让更多的人知
道，器官捐献的意义所在。

其实， 能够获得移植机会的
患者是少数， 更多的是等待移植
的患者， 他们中许多人甚至在等
待中去世。 中国每年需要器官移
植的患者达 30 多万，而每年能进
行器官移植手术的仅为 1.6 万余
例。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每年
完成 500 台器官移植手术的同
时， 还有 1000 位病人在苦等，每
例手术需等待 1至 3年。

“像血液一样， 器官不能人
造。 ”何一平说，制约人体器官捐献
移植的最大瓶颈，早已不再是技术
问题，而是供需的严重不平衡。

更多是尊重与陪伴

协调员是器官捐献流程中
的“枢纽”，连接起捐献者家庭、
医院以及受捐方。

当出现潜在捐献者时———
一般是脑死亡、 心死亡患者，医
院会通知负责区域的协调员介
入。 在最早期，由于社会普遍对
器官捐献的陌生，协调员们经常
遭遇家属的斥责与质疑，有被撵
出门去的，也有被质疑证件“外
面 20 块钱就能办”的，甚至部分
ICU 病房的医务人员都不能接
受，“怎么能在我们这里做这种
事情呢？ 我们是在抢救病人，万
一引起医疗纠纷怎么办？ ”

脑死亡之后还有没有被救
活的可能？ 医生知道他们愿意捐
献器官，会不会就不再尽力抢救
他们了？ 器官摘取后会不会影响
遗容遗貌？ 这是家属们最常问的
问题。

协调员们会一遍遍地解答：

脑死亡是医学意义上的死亡，第
一次宣布脑死亡后， 即便家属同
意捐献，还会在规定的时间后由 3
位医生再做一次脑死亡判定，这
是比国外更加谨慎的做法； 医生
的天职是救死扶伤， 第一是抢救
生命，第二才是抢救器官；摘取器
官的过程与普通外科手术一样，
在缝合时，医生会更加虔诚，因为
心中装着一份庄严和敬重。

一般情况下，协调员会事先
通过管床医生了解病情、家庭结
构，选择安静私密的地方初步沟
通，如果家属不排斥，再进一步
讲解相关流程和知识，如果家属
拒绝，他们便不再打扰。 协调员
也并不常对家属说“器官捐献很
伟大，能救活几个人”或者“救人
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之类的话
语， 避免让家属产生道德压力。
这些工作方法，都是协调员们一
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很多人认为协调员都能说
会道，实际上，协调的场景最常
出现在 ICU 病房， 更多时候，面
对生离死别的巨大悲痛，协调员
常感语言的苍白。

曾有一个协调员告诉何一平，
有个妈妈在女儿器官摘取手术前
递来一支口红，说“我女儿很爱漂
亮，能不能帮她再描个口红”，顿时
让这位协调员红了眼眶。

何一平还记得， 叶沙的父亲
在决定捐献后， 曾提出想留下肺
部，问何一平“可以吗”。“我是真
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是回答
可以，还是不可以？ 不，这是他的
决定， 他其实完全不需要我的同
意。 ”在这个时刻，有着多年协调
经验的何一平沉默了。那天，她能
做的就是在医院全程陪伴家属。

在现场，协调员更多的是倾
听。 家属说的过程，其实是整理
思路的过程，这时候需要的是协

调员的共情、同频，保持开放的
态度， 提供家属需要的信息，陪
伴他们走过捐与不捐这段心路
历程。 这时候，家属做出的决定
才是内心真正的决定。

希望更多政策支持

尽管医院张贴着“生命永
续、大爱传递”的器官捐献海报，
但实际上，在协调员接触的案例
中，像叶沙父母那样主动来咨询
并捐献的家属不多，绝大多数要
靠协调员主动介入沟通。

益阳市政协委员、市红十字
会副会长周玲是全国首届人体
器官捐献优秀协调员之一。 她担
任协调员已 7 年，但每次遇到主
动捐献的家庭，依然会受到强烈
震撼和深深触动。

周玲说：“作为器官捐献工
作中的一环，这是我的事业。 所
以对每一位支持和理解我的人，
我都非常感激，是他们帮助了我
们在促进这项事业，完成这项生
命工程。 ”

周玲仍然记得自己经手的
第一个案例，那是一位突发脑溢
血的父亲。 在赶往医院的路上，
周玲在脑海里一遍遍地默背相
关知识。 她记得，母亲和孩子问
了很多问题，并把谈话的内容都
录了下来。 她认真地倾听，字斟
句酌地表达， 希望说得规范、完
整，同时不让家属觉得唐突和难
受，也希望自己能被信任。

直到今天，周玲面对每一个
案例，依然需要慎重考虑表达的
内容、方式、语气。“结果都是未
知的，但我们尽最大努力用心把
每一个案例的细节都做好，流程
做完整。 ”周玲说，益阳市有 3 名
协调员， 在家属有需求的时候，
无论如何都必须保证在最短的
时间内提供信息和服务，不能让
这份爱心被辜负。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
移植中心有一面器官捐献纪念
墙，上面铭刻着每一个捐献者的
姓名，从 2010 年的 4 例，到 2018
年的 72 例， 医院协调员李翠英
能讲出每一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每一个案例、每一次新生都
凝聚着协调员们的心血，他们也
曾感到“很累很困难”。

李翠英说：“从医学角度来
看，患者已经失去了生命，在家
属看来，他们的亲人还在 ICU 抢
救，协调员却要把这个残酷的现
实告诉他们。 每一例都必须面对
家属巨大的悲伤， 即使家属愿
意，但进行器官摘取手术的那一
刻，痛苦依然是巨大的。 每一位
协调员都有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要拥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 ”

“十年一瓶颈，我们期待有
更多的政策支持。 因为光靠协调
员去与捐献者及家属谈情怀，去
完成宣传、协调、殡葬、救助等事

务是非常累，也难以持久支撑下
去， 而且由于缺乏职业前景，年
轻的协调员队伍流动性大。 ”李
翠英说，“有时候，家属拒绝我反
而会松了一口气，最难受的是他
答应捐的那一刻，因为不知道能
为他们做些什么。你能理解吗？ ”

期待全社会参与

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十年
里， 国家卫生部门和红十字会等
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从注
册、捐献、获取与分配、移植、监管
五大系统，非常细致、严格地对器
官捐献和移植工作进行了规范，
如《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管理办法》
《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中
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
和核心政策》《建立人体捐献器官
转运绿色通道》等。

实际操作层面虽已形成规
范的流程， 但要更长远的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需要法律法规和
地方政策的跟进和完善。

比如，2007 年， 国务院颁布
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器官
移植进行了规范，但并没有把器
官捐献的相关内容纳入其中。
2010 年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后，
2017 年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
仅明确了红十字会“参与、推动
遗体和器官捐献工作”的职责。

因此，有专家建议《人体器官
移植条例》有必要进行修订，在总
结十余年经验的基础上， 明确对
未来发展事业的法治化路径。

李翠英希望，政策能进一步
体现对捐献者家庭的人文关怀，
保障捐献家庭的孩子教育、就
业，老人就医、养老以及后期的
殡葬服务和纪念缅怀。

对大多数家属来说，选择器
官捐献是为亲人选择了一种生
命延续的方式，但也有家庭在了
解器官捐献的相关情况后，咨询

“能不能减免一些医疗费”。
捐献器官坚持无偿自愿原

则， 并不存在补偿的说法。 自
2016 年开始，省红十字会专门设
置了人道救助金，其中对失去主
要劳动力等经济困难的捐献家
庭给予一定的人道关怀，帮助解
决丧葬、医疗、子女就学等问题，
旨在体现人文关怀。

近年来，云南、江西、湖北等
省陆续出台了遗体和器官捐献
条例，并加强协调员队伍建设。

“器官捐献，是一项需要全社
会参与的事业。更多人认识了它、
了解了它，才有可能参与它。 ”何
一平说，业界有一句话，说“器官
捐献不是人类的天性， 而是教育
的结果”，的确是这样。 叶沙的故
事广泛传播后， 引起社会巨大反
响，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
中心和湖南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的统计数据显示， 报名量高于
同期数倍。 （据《湘声报》）

今年 是 我 国 正 式
启 动 公 民 逝 世

后器官捐 献工 作 的 第十
年。 十年来，随着人体器官
捐献、 移植管理体系的逐
步完善， 一批批器官捐献
协调员经过培训、 考核走
上岗位， 成为推动器官捐
献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湖南 ， 目前的 102
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来自
各级红十字会机构和全省
9 家器官移植中心 。 他们
24 小时待机 、 风雨兼程 ，
面对逝去的痛苦， 搭建起
生与死的桥梁， 也见证了
湖南乃至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的发展历程。

“


